
第一节　　陆九渊的家世、生平与治学之路

在中国哲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陆九渊与王阳明无疑

是两颗璀璨的明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作为宋明时期最有影响的

思想家，推动了心学运动的展开并取代正统理学（程朱理学）而

蔚为一代思潮；而且因为他们经过心学思潮的展开从而深刻地影

响了中国社会历史风貌尤其是思想文化进程。一代思潮的形成、发

展与产生影响，尽管不能脱离特定的理论前提与时代背景，然而

与思想家个人的思想历程却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

陆九渊，字子静，“自号存斋”（《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

五十八），江西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临川县）人。生于南宋高宗绍

兴九年（公元 年），卒于光宗绍熙三年十二月（公元

年）。中年以后，曾讲学于贵溪象山，“自号象山翁”（《象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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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世简况

页 ），年版，第行状》，《陆九渊集》卷三十三，中华书局

学者因此又尊其为象山先生。

陆九渊在《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中，对其家世谱系作了较

详细的说明：

其先妫姓，田敬仲裔孙齐宣王少子通，封于平原般县陆

乡，即陆终故地，因以为氏。通曾孙烈，为吴令、豫章都尉，

既卒，吴人思之，迎其丧葬于胥屏亭，子孙遂为吴郡吴县人。

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为希声，论著甚多。后仕不偶，去隐

义兴。晚岁相昭宗，未几罢

中装，买田治生，赀高闾里。

邠、陇、华三叛兵犯京师，舆

疾避难，卒，谥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迁、德晟，以

五代末，避地于抚之金溪，解

德晟之后，散徙不复可知。德迁遂为金溪陆氏之祖，六子。高

祖有程，为第四子，博学，于书无所不观，三子。曾祖演为

第三子，能世其业，宽厚有容，四子。祖戬为第四子。再从

兄弟盖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释老言，不治生产，四子。先

考居士君贺为次子。（《陆九渊集》卷二十七，中华书局

页 ）年版，第

由此可见，陆九渊的祖先为官宦世家，除先祖为齐宣王少子通外，

唐末陆希声曾为唐昭宗李晔宰相，至迁金溪之初还属地方豪强。但

从陆九渊的高祖陆有程到其父陆贺，均未从仕，于是家道日衰，至

陆贺时已经没落。陆九渊描述其家境说：

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伯叔氏皆

从事场屋，公独总药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子

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公未尝屑屑于稽检伺察，而人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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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即似义居而共财类型。据包恢《诏

乏。后虽稍有田亩，至公欺之者⋯⋯故能以此足其家而无

页）

计所收，仅能供数月之粮。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

（《宋故陆公墓志》，《陆九渊集》卷二十八，第

同样的描述还如：

页 ）

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以千数，仰药寮以生。

（《陆修职墓表》，《陆九渊集》卷二十八，第

年）冬十月，金溪进《义居另据《年谱》，淳祐元年（公元

表》云：

页）

青田陆氏，来自邯郡。其四世讳道卿，酌先儒冠婚丧祭

之礼行于家，家道整肃，著闻州里。生六子，以子贵赠宣教

郎。素无田产，蔬畦不盈十亩，而食指千余。（《陆九渊集》

卷三十六，第

“家素贫，无田业”、“素无田”或“素无田产”，与迁金溪时“买

田治生，赀高闾里”相比较，其家境之衰微，决非虚言。“千数”

或“千余”，为众多之意。陆九渊的家庭维持众多人口的生活，主

要不是土地，而是药店，即使后来有了一些土地，亦只供少补。因

为“无田”，他家丧失了原有的经济、政治地位，这种状况到陆九

渊兄弟时才有所好转。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国是以宗法的家庭扩大型为中心而

建构的国家。家庭既是庞大的国家、社会的基础细胞，又是人际、

社会各种纵横关系的核心所在。家庭的长期积聚，便形成宗法制

大家族。家族内部以族众对家族长的依附关系为基础，奉行孝悌

之道。陆九渊时的宗法制大家族有两种类型，一为聚居而不共财，

一为义居而共财，后者族众对族长的依附关系更为严格。陆氏家

青田陆氏十世同居记》载：

今陆氏自德迁以来，以迄于今，乃十世二百年如一日，合

门三千余如一人，共居一炊，始终纯懿 《金溪县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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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敕旌陆氏义门曰：

十三，乾隆十六年版）

他们聚族而居，钟鸣鼎食，但族众却因此被紧紧束缚在这种家族

家规之中而不得自由。

为达到长期维系家族的目的，陆氏家族制订了严格而细密的

家规：

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

迁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庖爨、宾客之事，

各有主者。先生以训戒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

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

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敢，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

屏之远方焉。（《梭山复斋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七）

在这个宗法制大家族里，家规条例实具有与国家法律一样的权威。

家族成员只能严格遵守，而不能稍有逾越。家族中的政治、土地、

租税、生产、教育等诸项事务，虽各有专人负责，但决定权却在

于族长。族内子弟有过错，轻则“训之”、“挞之”，重则“言之官

府”、“屏之远方”。这种家族制度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的要求。因

此，理宗在淳祐二年（公元

页）

青田陆氏，代有名儒，载在谥典。聚食逾千指，合爨二

百年，一门翕然，十世仁化。惟尔能睦族之道副朕理国之怀，

宜特褒异，敕旌尔门，光于闾里，以励风化。钦哉！（《年

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其旨是说陆氏“睦族之道”同样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当时陆

氏义门的家长陆冲在《谢恩表》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十世义居，旌表已颁于廊庙⋯⋯即以千余指宗枝之众，聚于

二百年古屋之间，《诗》、《礼》相传，饔飧合爨，只谓闾阎之共

处，讵期纶綍之昭垂，郡邑争先而快睹⋯⋯臣敢不仰体圣恩，俯

察族类，圣益圣，明益明，长借昭临之德，老吾老，幼吾幼，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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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政与治学

陆九渊的生平政治活动，大体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约

自绍兴十一年（公元 年）至乾道九年（公元 年），为科

举求仕；第二阶段，约从淳熙元年（公元 年）至绍熙三年

（公元 年），为从政时期。学术活动大体相应，前期为心学形

叨孝弟之诚。（《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页）

这说明，奉行孝悌之道的宗法家族制度与封建的国家制度是相互

吻合的。

陆九渊生活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宗法制大家族中，一方面，统

治者的嘉许不断地激发着他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严格的宗族

家规薰陶出他内向的性格；此外，以经商（开药店）作为主要经

济来源的家庭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其思考的视野。凡此

种种因素，不仅决定着陆九渊生平政治和学术活动难分难解的联

系，而且错综复杂地影响着他的为政与治学方式。

成时期，后期为心学成熟时期。

走上心学之路

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

家族制度尽管对陆九渊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其

祖、父辈的思想倾向，对他走上心学之路却起着直接的作用。高

祖陆有程，“于书无所不观”，博学多才；祖父陆戬，“好释、老言，

不治生产”（ 陆九渊集》卷二十七，第

页）；父亲陆贺，“究心典籍，见于躬行，酌先儒冠、婚、丧、

祭之礼，行之家，家道整肃，著闻州里”（同上）。释老之言与儒

家典籍，都是陆九渊构建心学的思想材料。这样的直系家庭背景，

对他思想的形成自然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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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很早就表现出内向的性格，“幼不戏弄，静重如成人”

页）。内向的（《象山先生行状》，《陆九渊集》卷三十三，第

“三四岁时

性格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遇事必致问”以及思考的深刻性。

日忽问天地间何所穷际，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

思至忘寝食”（同上）。八岁时，“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

亦尝谓人曰：‘伊川之言，奚尝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初读

《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同上）。“吾读《论语》，至夫子、曾

三十四，第

子之言便无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语录上》，《陆九渊集》卷

页）《论语》载有子言语三处，皆言行为修养；载

曾子言论十三处，皆言心性修养。前者外向而乐群，后者内省而

体认。陆九渊以八岁之龄即直觉出孔、孟、程的区别并心尚曾子

而厌有子，表明他很早就确立了内向体认的思想路向。

陆九渊是否在三四岁时便“深思至忘寝食”去思考“天地何

所穷际”的问题，可能还有待考证，但他的内向体认思想路向无

疑从此开始。到十三岁时，便“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

（《得解见提举》，《陆九渊集》卷四，第 页）。一天，“因读古

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

省曰：‘元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也。’乃援笔书

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年谱》，

页）这样，“宇宙内事”与

“己分内事”、外在宇宙与内在之己的差别便在内向体认的思想方

式中得到消解，客观与主观的差别消融为一。陆九渊即是以主客

统一为起点，而构架其心学体系的。

哲学的内向思考，并没有稍微减轻他的政治热情。陆九渊生

活的时期，正值南宋危亡之际。十六岁时，即在绍兴二十四年

（公元 年），抗战派遭到迫害，致使一些人心灰意冷，不谈国

事。然而陆九渊锐意抗金，他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又

’”

第 6 页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 年

长上道靖康间事”（同上，第 页），慷慨激烈，立志习武，“剪

去指爪，学弓马”（同上），以赴国难。他说：

页）

吾人皆士人，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雠，

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无事，

优游以食，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此皆是实事实说。

（《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

陆九渊以“华夷”之别来看待宋金之争，视域未免狭隘。但

是，反抗金的侵扰，收复失去的故土，却符合了当时人民的愿望

和要求。陆九渊还以高居无事、优游以食为可耻，提倡“实事实

说”，认为“做得工夫实，则所说即实事”（同上）。

二十四岁的陆九渊在兄弟们

的力勉之下参加乡试并以《周礼》中举。考官王景的评语是：“毫

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页）很是称道。陆九渊第一次参加乡试，他的体会是：“吾自

应举，未尝以得失为念。场屋之文，只是直写胸襟。”（同上）这

一年，他的父亲陆贺去世。守丧三年后，乾道元年（公元

年）再赴乡试，然而未中，但是陆九渊并不因此而惋惜、悲愤，而

以“切磨于圣贤之道”而自慰。他说：

页 ）

某秋试幸不为考官所取，得与诸兄诸侄切磨于圣贤之道，

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阱以康庄之衢，反羁旅乞食

而居之于安宅，有足自慰者。（《与童伯虞》，《陆九渊集》卷

三，第

年），陆九渊以《易经》参加乡试而再乾道七年（公元　

中举。乾道八年，三十四岁的陆九渊“春试南宫”，考官为吕祖谦。

吕在阅陆九渊论述《易经》的试卷时，不禁击节叹赏。试卷中云：

狎海上之鸥，游吕梁之水，可以谓之无心，不可谓之道心。

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见其过焉而溺矣。济溱洧之车。移河内之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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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浅焉而谬矣。（《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页）

可以谓之仁术，不可以谓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见

“狎海上之鸥”，见于《列子 黄帝》篇，是说海上人与鸥鸟游玩

嬉戏，可以达到从容自如的境地。“游吕梁之水”，见于《庄子

页）五月廷对，

达生》篇。一个游水老人在水深三十仞的吕梁洪水中自由出没，放

歌而行。孔子见而问道：你游水有道吗？老人说：我的道就是无

私心地与水合一，依乎天理，顺乎自然。这两段寓言明确表达了

道家无为无心，逍遥万物的思想。陆九渊显然不同意道家的无心

无为，他认为用这种洗心退藏的方式，即清净灵魂隐身世外的方

式，去达到自由的逍遥境界，未免“过焉而溺矣”。但是，从陆九

渊对无心与道心的区别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学与佛老的准确区别；

从他对仁术与仁道的区别中又可看出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切体认。

吕祖谦又读了陆九渊的《天地之性人为贵论》，当读到“循顶放踵，

皆父母之遗体，俯仰乎天地之间，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惧弗

能，倘可以庶几于孟子之‘塞乎天地’，而与闻夫子‘人为贵’之

说乎”时，愈加叹赏，并认为此文文意俱高，是为至策。乃嘱另

外两位考官尤袤与赵汝愚说：“此卷超绝有学问者，必是江西陆子

静之文，此人断不可失也。”尤、赵亦“嘉其文”，因而中选。（参

见《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赐同进士出身。

如果说陆九渊的“宇宙之悟”标志着他对本心存在的体悟即

本心之悟，那么《天地之性人为贵论》则是他向内心发掘即发明

本心，从而体验自己立乎天地之间，与天地合一的精神境界的开

始。就此而言，陆九渊不仅归宗儒学，而且自认是孔孟特别是孟

子正传。他在文中论道：

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言“事

天”，必曰“养其性，所以事天地”。⋯⋯诚以吾一性之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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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页 ）

余理，能尽其性者，虽欲自异于天地，有不可得也。（《天地

之性人为贵论》，《陆九渊集》卷三十，第

“知性知天”、“养性事天”之说，直接标明了陆九渊与孟子之间的

继承关系。然而“以吾一性之外无余理”之“一性”究何所指？陆

九渊在《语录》中明确指出，此“一性”便是“一个心”，他说：

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心只是

页 ）

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

便与天同。（《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第

“知性知天”，便是“尽心”，便是发明本心。若能发明本心，便与

“天”同。这样，本心与发明本心相结合，标志着陆九渊的心本论

的心学思想已初步形成。

页）候职期间，他开始在东房“槐堂”讲

陆九渊进士及第后，“名声振行都⋯⋯诸贤从游，先生朝夕应

酬问答，学者踵至，至不得寝者余四十日”（《年谱》，《陆九渊

集》卷三十六，第

学授徒，致力于发明本心。对于本心之在，弟子们多持肯信；但

对“毕竟如何是本心”，则颇多疑惑。据《年谱》载：

四明杨敬仲（杨简）时主富阳簿，摄事临安府中，始承

教于先生，及反富阳，三月二十一日，先生过之，问：

页）

是本心？”先生曰：“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

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对曰：“简

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凡数问，先生终不易其说，

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讼至于庭，敬仲断其曲直讫，又问

如初。先生曰：“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

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觉，始北面纳弟子礼。（《年

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这段故事，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本心之为何。在陆九渊看来，本心

就是人们灵魂之中直接的、超越的内在良知，它是恻隐、羞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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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陆九渊的教育方法，即“入头处”，

页 ）

让、是非之端。所谓端，既是本然状态，又是终极本质。因此本

心既是本然的、直觉的，又是超验的。本心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但又不能外在地强求。本心又不是高不可求，远不可见，它会随

时呈现于行为处事之中，成为不自觉的行为判断的指南。杨简的

大觉就在于此，以前他虽多方寻求但均不得法，在陆九渊的点拨

之下才把握到了这个本心。每当杨简说到自己的“彻悟”，总不忘

此事：“简发本心之问，先生举是日扇讼是非答，简忽省此心之无

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同上，第

槐堂讲学论道期间，陆九渊基本上把早年洞悟所得清理明了，

本心之学也变得更加清明透彻。与此同时，陆九渊还培养、教育

了一大批学生。学生们在他的熏陶之下，“容礼自庄，雍雍于于，

后至者相观而化。盖先生深知学者心术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

下。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

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大概，而尽得其为人”（《年谱》，《陆九

渊集》卷三十六，第

一是“正念虑”，他说：

页）

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

刻而失之，即为不正。有可以形迹观者，有不可以形迹观者。

必以形迹观人，则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绳人，则不足以救

人。（同上，第

页 ）

“念虑”之“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只要“念虑”一正，

便能觉悟，直指“本心”。陆九渊的另一“人头处”是“求放心”。

同乡朱桴及弟泰卿，虽年长于陆九渊，但都来问道。他们对人说：

“近到陆宅，先生所以诲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其

有志于学者，数人相与讲切，无非此事，不复以言语文字为意，令

人叹仰无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养德性，根本既正，

不患不能作文。”（同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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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六岁的陆九渊，“三月赴部调

陆九渊心学的形成，与当时思想界据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形

成并峙之势。但在初期，他们之间并未自觉各自的分歧。但是，随

着陆九渊心学体系的完备构建，心学与理学的矛盾才日渐严峻起

来。

朱陆之争与心学体系的建构

淳熙元年（公元

页），开始

官，过四明，游会稽，浃两旬，复至都下，授迪功郎，隆兴府靖

安县主簿”（《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从政。这一时期，陆九渊经过精思熟虑，心学思想渐趋成熟。

页 ）

是年五月二十六日，陆九渊拜访吕祖谦于衢州。时值吕祖谦

居明召山旁守父墓刚刚除服，主管台州崇道观。吕、陆相聚为学

五六日，切磨圣学。后来，吕祖谦在《与汪圣锡书》中称陆九渊

为“淳笃敬直，流辈中少见其比”，在《与陈同甫书》中又赞曰：

“笃实淳直，朋游间未易多得。”（同上，第

次年春之四月，吕祖谦应邀从浙江东阳往福建崇安县五夫里

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二程和张载著作，叹其广

大宏博，若无津涯，因掇其大体凡六百二十二条，编为《近思

录》十四卷，是为初学者登堂探奥、理学入门之书。吕祖谦编完

《近思录》重返浙江时，朱熹送至江西上饶鹅湖寺，并约陆九龄、

陆九渊来会。《年谱》记载：“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有异同，约会

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页）这样，出于吕祖谦的交相联络，出现了文化史上有名的鹅

湖之会。

吕祖谦鉴于朱陆异同，而欲使其“会归于一”，这便是鹅湖会

的宗旨。参加鹅湖之会的，据《陆谱》引《吕成公谱》和朱享道

语，除朱、吕、二陆外，还有清江刘清之（字子澄），临川太守赵

景明及其兄赵景昭。另据《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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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继母邓氏亡，陆九渊与诸兄事继

。一时间可谓群贤毕

案》载，“先生（朱桴，字济道）尝与弟享道同与鹅湖之会”。陆

氏弟子邹斌从行录复卦之辩，亦参与此会

至，云蒸霞蔚。他们在此诗词唱和、阐发论辩，三日而返。鹅湖

会上，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在此第一次正面交锋。从论辩

的结局看，这次讨论，不仅没有遂合吕祖谦的初衷即统一朱陆思

想，甚至与此有些相反，朱陆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朗。陆氏弟子朱

泰卿（享道）记载：

页）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

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

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

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年

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朱陆的分歧主要是“为学之方”，朱熹主张先博后约，陆氏以为

“支离”；陆九渊主张先明本心而后博览，朱熹以为“太简”。鹅湖

之会尽管不欢而散，但它是一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清初著名思

想家黄宗羲说：“假令当日鹅湖之会，朱陆辩难之时，忽有苍头仆

子，历阶升堂，缚陆子而殴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将谓朱子喜

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挞而逐之矣。”（《象山学案》，《宋元学

案》卷五十八）

淳熙四年（公元

页）冬十一

母曲尽孝道。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次年，陆九龄亡，

临终时说：“比来见得子静之学甚明，恨不更相与切磋，见此道之

大明耳。”（《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月，作《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这时朱熹为南康太守，并已在庐

页。

年版，第①参见陈荣捷教授《朱陆鹅湖之会补述》，《朱学论集》，学生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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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二月，山建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淳熙八年（公元

陆九渊在其弟子的陪同下，从金溪出发，再访朱熹于南康。借此

机会，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席论道。“熹率僚友诸生，与

俱至白鹿书堂，请得一言以警学者。”（《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

讲义后》，《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陆九渊在此主讲了《论语

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提出“以义利判君子小

人”。陆九渊在讲演中对当时逐名追利的士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受到朱熹的极力赞赏，亦在学生中引起很大震动。据记载，陆九

渊的讲演淋漓晓畅，“当时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动，

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页）可见

页）当时，朱熹的声望与年龄都高过陆九渊，但听过讲演即致谢

辞曰：“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又反思自己之不

足：“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同上，第

朱熹之赤诚。

南康再会，可以说是朱陆交往中最融通和谐的一次相会。尽

管如此，交往的融洽却并没有弥合学术的分歧。相反，由于种种

原因，南康会后，朱陆两人的争辩日趋尖锐，相互指责愈演愈烈。

其中最为激烈的是所谓无极、太极之辩。淳熙十四年（公元

年），陆九渊因闲职在江西贵溪县南六十里应天山讲学，四方学徒

大集。建“精舍”，以为讲习之所。翌年改应天山为象山，自号

“象山翁”。每年二月登山讲学，九月末始归。

象山精舍的创建，是心学的一件大事，宋代心学之盛即在这

个时期。当时，陆九渊之学已臻化境，在此讲学俨然已有创立学

派另立天下之意。据学生冯元质记载：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

讲座，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

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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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等等，宣

页）

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

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

动兴起。初见者或欲质疑，或欲致辩，或以学自负，或有立

崖岸自高者，闻诲之后，多自屈服，不敢复发。其有欲言而

不能自达者，则代为之说，宛如其所欲言，乃从而开发之。至

有片语半辞可取，必奖进之，故人皆感激奋砺。平居或观书，

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词，及古

诗文，雍容自适。虽盛夏，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年

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陆九渊在象山精舍讲学授道的情景，上述描写淋漓尽致，跃然纸

上。居山五年，不仅其发明本心之学已达炉火纯青境地，而且反

复以之告诫弟子：“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

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

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同上，第

扬心学不遗余力，五年间来学者逾数千人，足见其盛。

页）此

陆九渊居象山讲学期间，正是朱熹差管华州云台观闲职，在

福建讲学授徒之时。当时陆九渊倡“心学”，朱熹倡“道学”，两

峰并峙，“门徒俱盛，亦各往来问学”。朱熹门人来象山书院，“乍

见先生，教门不同，不与解说无益之文义，无定本可说，卒然莫

知所适从。无所辞去，归语师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

疑，良可慨叹！”（《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间，陆九渊与朱熹书信往来，除辩论太极、无极问题之外，也涉

及到为学的本质。

无极、太极问题是一个老问题，陆九渊的四兄陆九韶生前就

此已与朱熹展开过辩论。陆九渊的介入，可以说是这场辩论的继

续。朱熹承继程颐的观点，解“极”为“至极”，认为太极之上应

有无极，作为形而上的总根据。陆九渊不同意这一观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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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中”解“极”，认为太极即是阴阳，阴阳已是形而上，再说无极

便不需要，犹如床上叠床。无极、太极之辩是双方后期的一次大

论辩。这场论辩由于双方基本观点的分歧加之各自意气偏见，从

而使无极、太极之辩由义理的论究发展为意气的相攻。这一点，也

体现在双方对各自对象为学的本质的攻击上。朱熹在《答刘子

澄》书中说：“子静之徒，高视大言，而窃笑吾徒之枉用心也。”

（《答刘子澄（九）》，《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由此，朱熹指责

陆九渊的心学为禅学，他说：“子静寄得对语来，语意圆转浑浩无

凝滞处，亦是渠所得效验，但不免些禅底意思。”（《答刘子澄

（三）》，《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又说：“子静一味是禅，却无许

多功利术数。”（《答刘子澄（二）》，《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陆

九渊也揭露朱熹的“太极真体”亦似禅宗的“超出方外”。朱、陆

之间的相互攻讦，尽管多为意气用事，但也道出了他们援佛、道

入儒的共同实质。

随着分歧的加深，朱陆门徒的相互往来问学，不仅没有起到

弥合分歧的作用，相反却更加深了朱、陆之间的嫌疑。《朱子语

类》有两段记载：

有自象山来者。先生（朱熹）问“子静多说甚话？”日：

“却如时文相似，只连片滚将去。”曰：“所说者何 ？”曰：“他

（陆九渊）只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人所以贵与

灵者，只是这心。”（《朱子语类》卷一二四，第

先生问贺孙再看《论语》，前面见得意见如何，日：“初

看有未通处，今看得通，如孝弟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

今却看得分晓。”先生曰：“如此等说话，陆象山都不看，凡

是诸弟子之言，便以为不是而不足看，其无细心看圣贤文字

如此。⋯⋯后生才入其门，便学得许多不好处，便悖慢无礼，

便说乱道，更无礼律。只学得那许多凶暴，可畏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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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宗赵惇诏陆九渊知荆门军。时

页 ）（《朱子语类》卷一二四，第

朱熹不满意陆九渊心学的简易，认为它既不精细考索圣贤文字，又

悖慢无礼、乱道无律。陆九渊却以朱熹理学为“支离蔓衍”。《年

谱》记载：

南丰刘敬夫学《周礼》，见晦庵，晦庵令其精细考索。后

见先生，问：“见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

作聪明，乱旧章。如郑康成注书，枘凿最多。读《经》只如

此读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讳语，或是莽制。”⋯⋯

又尝曰：“解书只是明他大义，不入己见于其间。⋯⋯后人多

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真实，以此徒支离蔓衍，而

转为藻绘也。”（《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

页）

尽管朱陆二人的争辩不免意气用事，但他们在世之时，论辩却局

限在学术范围。同时，他们二人之间亦互相尊重，力避把学术之

争转变为门户之见。

淳熙十六年（公元

陆九渊欲撰《春秋》传，以纠诸儒说《春秋》之谬，未即应诏赴

任，且与朱熹继续无极、太极之辩。这次论辩，由于两家弟子纷

纷参与，有演变为门户之争的形势。为此，陆九渊告诫其弟子曰：

学者求理，当唯理之是从，岂可苟私门户！理乃天下之

页 ）

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不容私而已。

颜、曾传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门户，孔子亦无私门户与人

为私商也。（《与唐司法》，《陆九渊集》卷十五，第

这是说，学者应服从真理，“理”和“心”是天下之“公理”和

“同心”，对之不能囿于门户之见。朱熹也表示：“愚意比来深欲劝

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轻相诋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

姑勉力于吾之所急。”（《答诸葛诚之（一）》，《朱文公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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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作及其刻本

答诸葛诚之（二）》，《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朱

十四）规劝弟子不要相互诋毁，而要兼取两家之长，假如意见不

能统一，可以暂时搁置论争。他认为，“讲论义理，只是大家商量，

寻个是处。”（

陆两人虽相互尊重，但他们学术的分野是不能统一的，这不能不

给两派门徒造成一些嫌隙。陆九渊死后，便发展为相攻之势，以

致愈演愈烈，至朱陆后学，便互相水火，几成冰炭。

陆九渊的心学体系，几乎可以说是在与朱学的辩难之中构建

起来。通过鹅湖之辩而明为学之方，通过南康再会而明义利关系，

通过无极、太极之辩而明终极根据，通过是禅非禅之辩而明学术

本质。这样，以本心与发明本心为纲领的心学，终于演绎成了与

程朱理学相抗衡的体系。

页）朱熹也说：“吾儒头项多，

陆九渊主张不立文字，不甚撰述，对于著述确有类于禅宗。曾有

人问他：“先生何不著书？”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语

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第

年），长子陆持之集陆九渊遗

思量着得人头痹。似陆子静样不立文字，也是省事。”（《朱子语类》

卷一二四）陆九渊的撰述确实很少，仅有少量的诗文，大部分是书信

与讲学语录。宁宗开禧元年（公元

文，编成《象山先生全集》二十八卷，外集六卷，杨简作序。开禧三

年）秋，由抚州太守高商老（浙江括苍人，陆九渊的

年），陆持之

附录一》，第

页），江西提举袁燮作序，刊于江西仓司。理宗嘉熙元年（公元

年）陈埙刊《陆象山语录》，自为《序》。其后，裔孙陆邦瑞刊于家塾

“槐堂书斋”。聂杞良说：“考《年谱》，先生殁，子持之编《文集》合

年（公元

学生）刊《陆象山集》于群庠。嘉定五年（公元

“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袁燮序》，《陆九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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